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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的红色记忆（1）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上海市档案局（馆）主编

! ! ! !如果党也有籍贯的话!中国共产党的籍贯便是上海" 兴业路

上的那座青砖白缝的石库门房子!便是她的诞生地"从 !"#!年至

!"$"年!中国共产党共举行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三次在上海" 二

十八年间!中央领导机关有三分之一以上时间设在上海" 党的众

多领导人都曾在这里工作和生活" #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诞

生地的红色记忆%以故事手法!生动展现从中国共产党创建到新

中国成立这一时间跨度里党在上海留下的足迹&书中吸收了不少

党史研究的新成果和新发现!史料丰富!视野开阔&

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年! 陈独秀在上海建立马克思主义

研究会和上海共产党发起组! 为深入到工人

中去!先后创办了"共产党#"劳动者$和%伙

友$等刊物!帮助创立上海机器工会!并联络

北京等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为筹建中国共

产党而努力&

!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年春，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的陈独
秀，虽已释放，仍受到当局布置的军警严密监
视，并随时有受到再逮捕的威胁，朋友们为他
安全着想，劝他暂且离开北京到上海去。上海
也是陈独秀等创办的《新青年》所在地。陈独
秀同意了。因为陈独秀说的是安徽话，于路上
不便应付，北京大学同事李大钊自告奋勇护
送他赴天津。陈独秀便由天津乘轮船赴上海。

一连几天，为了躲避北洋军阀的侦骑追
赶，两人乘着骡车，日行夜宿，倒也有便畅心
交谈。他们也谈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事宜。李
大钊对陈独秀说：“我着手在北京做建党准
备，你在上海做建党的准备。”这句话，后来就
被说成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 筹建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陈独秀到上海，就努力办《新青年》，把
《新青年》办到工人中去。他把 %月 !日出版
的《新青年》（第 &卷 '号），编定为《劳动节纪
念号》特刊，篇幅比过去《新青年》增加两倍，
有 ($$页，还特约了孙中山、蔡元培题词，以
及刊登 ))幅工人劳动的照片。也就在那月，
陈独秀和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沈雁
冰等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那年，邵力
子 )*岁，沈雁冰 +(岁，李达、李汉俊和陈望
道都是 )$岁。陈独秀已是 (!岁了，是老大
哥，知识渊博，经历丰富，颇有威望。

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建立共产党的
起步。陈独秀在渔阳里 +号（今南昌路 !$$弄 +

号）住宅积极与同僚筹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当时，他已和来自北京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
基（吴廷康）和杨明斋多次交谈建党事宜。陈独
秀也曾与来上海的北京大学学生张国焘介绍
上海建党工作。他说：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意向，
已和上海的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定一、戴季
陶、邵力子、施存统等人说过，他们都一致表示
赞成。在张国焘回北京前夕，陈独秀要他传达：
你回北京以后，和守常（李大钊）、申府（张申府）
尽快把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起来。
! 就叫共产党!旗帜鲜明

'月中旬，陈独秀与俞秀松、李汉俊、陈公
培等人商议，要筹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陈
独秀并当选为书记，会议起草了党纲十余条，
提出“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
月的一天，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在渔阳里 +

号（今南昌路 !$$弄 +号）宣布成立，一致推
选陈独秀为书记，并决定以他的名义函约全
国各地以至海外中国留学生中的中国共产主
义者，请他们在当地组成党的早期组织。

经陈独秀相约，同年 "月，由李大钊召集
在北京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湖南由毛
泽东召集组织，在武汉派出刘伯垂与包惠僧
商议，由董必武等组织，在山东通过发行《新
青年》的王东平，约常去购买《新青年》的王尽
美、邓恩铭召集组织，等等。

陈独秀的上海发起组起到了总联络作

用，它无形中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总
部，并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
会做好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开始，建立组织的名称叫什么呢？当时欧

洲很多国家的工人政党多有叫“社会党”，也
有叫“共产党”的。陈独秀为此致函北京的李
大钊、张申府，询问叫“社会党”还是“共产
党”。李大钊等经商量后明确回答：“就叫共产
党，这也是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意思。”陈
独秀接到回信后，非常赞同。他说：“就叫共产
党，旗帜鲜明，中国要走俄国革命道路。”
! 理想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制定了《中国共
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宣言》规定了共产主
义者的理想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
级。为了教育工人，发动工人，上海发起组成
立后就非常重视做工人工作。*月 !%日，陈独
秀与李汉俊创办了《劳动界》周刊，!$月创办
了《伙友》周刊，!!月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
陈独秀以身作则，先后发表了 +$篇关于工人
的文章，大力宣传工人的重要社会地位以及
剩余价值学说，揭露资本家剥削的秘密，无情
揭露招牌工会，号召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
《劳动界》受到工人的欢迎。有工人来信

诉说：“现在有了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我
们苦恼的工人，有话可以讲了，有冤可以伸
了，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

呵！”上海发起组还为工人开办了半日学校。
! 与孙中山同台祝贺和赞扬机器工会

同年 !$月 )日，上海发起组在渔阳里 '

号（今淮海中路 %'&弄 '号）外国语学社，就
组织上海机器工会召开发起会。

上海机器工会是江南造船厂钳工李中受
上海发起组委托所组织的。前来参加的有各
厂代表 *$人，陈独秀、李汉俊和杨明斋等都
被接纳为名誉会员。陈独秀还被推举为工会
经募处主任。

陈独秀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他指出：矿
工、铁道工、机器工会是现在世界上三个很有
势力的团体。如果能“彻底联络”，力量就会强
大，那么“社会上的一切物体，都要受它的支
配，就是政府也不得不受其支配”。

会议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机器工会简
章》。翌日，上海《国民日报》还作了全文刊登。
它也受到了孙中山的赞赏和支持。
!!月 +!日，由李中主持，上海机器工会

在白克路（凤阳路）上海公学礼堂召开成立大
会，来自各厂的工人代表 !$$$人济济一堂，
应邀参加的有陈独秀、杨明斋，还有孙中山、
胡汉民、戴季陶。陈独秀和即将赴广州的孙中
山都发表了演讲。

陈独秀说：“工人团体须完全由工人组
织，万勿容资本家厕身其间，不然仅一资本家
式的假工会而已。”他还对机器工会寄以希
望，说：“我希望这个工会到了明年的今天，就
是几千或几万的会员，建设一个大力量的工
会。”

孙中山慷慨陈词，作了长达两小时的演
说，详述了机器与资本势力的关系。他说：“我
人欲贯彻民主主义，非在官僚中夺回民权不
可，否则我国徒拥一专制度相之民主国耳。”

陈独秀和孙中山的同台演讲，异口同声
祝贺和赞扬机器工会，也为日后的国共第一
次合作奠定了基础。'盛巽昌(

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
%美& 迈克尔'富利洛夫

! ! ! ! !$'被人领到德国总理府会见希特勒

总体上，战争时期的德国与和平时期的
德国并无不同。“处于为了进行战争而特意营
造的状态”，美国记者霍华德·,-史密斯观察
道，“这两种状态的界线是微妙的，几乎是隐
性的”。动员数百万士兵在波兰作战，“其对德
国本土的影响如同摩托艇激起的浪花对巨大
的轮船冲击那样微小”。

对像韦尔斯这样多年未到过德国的访
客，纳粹政权的黑暗氛围令人震惊。中间是黑
色卐字的红白色旗帜四处可见。纳粹高官驾
驶马力强大的大型轿车飞驶而过。纳粹党卫
军军服和国防军混杂一起。墙上到处是宣传
画，将张伯伦或丘吉尔描绘为战争贩子，释放
毒气的罪犯，让儿童忍饥挨饿的坏蛋。门楼到
处张贴着告示，写的是“不要犹太人”。
在对柏林的三天访问中，韦尔斯与多个纳

粹高层官员进行了交谈。根据希特勒的翻译后
来回忆，这些会话如同播放相同的留声机唱
片。元首早就命令德国官员用一种声音说话，
指令他的官员要强调德国的无辜和胜利的决
心。他下令说，不允许谈论和平的话题。“我要
求，绝不给萨姆纳·韦尔斯先生任何理由，让他
怀疑德国获得战争胜利的决心，德国人民在数
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团结，德国的
领导人对胜利的信心决不动摇。”
在到达柏林的当天中午，韦尔斯身穿礼

服，头戴丝绸高顶礼帽，在相关人员陪同下到
外交部会见外交部长乔基姆·冯·里宾特洛
甫，所有的德国官员，包括部长，都身穿军装。
阶梯上方站着警卫，其面容“在令人发指的残
忍中透出低能和弱智”。在前厅等待了三分钟
（韦尔斯总能准确地估算这种间隙的时间），
韦尔斯和美国使馆临时代办亚历山大·柯克
受到里宾特洛甫在办公室门口的接见。“冷若
冰霜，没有任何哪怕虚伪的笑容或者欢迎的
言辞”。外交部长英语流利，如同韦尔斯在报
告中鄙视地写道：“他曾在北美做过红酒销售
员，也曾做过德国驻英国大使，但他坚持通过
翻译进行谈话。”

如同他在罗马做过的那
样，韦尔斯向主人重复解释他
的使命。作为回复，里宾特洛甫
让他倾听了两个小时欧洲历史
的纳粹版本，这段歪曲事实的

历史从希特勒上台开始。在里宾特洛甫滔滔
不绝地大谈这些早已熟悉的标准教义时，他
“在椅子上坐得笔直，双目紧闭，仿佛沉浸在
幻觉中”。韦尔斯后来不留情地给出尖刻评
价：“里宾特洛甫的内心完全是封闭的。”他在
给罗斯福的报告中说，“他和任何愚蠢的人没
有两样……最近几年，他在陈述德国的政策
时出现不下一百处的前后矛盾。再也没有更
令我厌恶的人了。”韦尔斯告诉华盛顿专栏作
家德鲁·皮尔逊说，里宾特洛甫是“历史上最
怪诞的人之一”。
第二天上午 ..点，韦尔斯和柯克被人引

领到德国总理府会见阿道夫·希特勒。总理府
一年前才竣工，一排排房间坐落在长方形的
四周。室内多是光滑的猩红色大理石，使得地
板和楼梯滑溜溜的。但希特勒认为，“外交官
应该学会在滑溜溜的地板上行动”。拜访元首
的正式来宾在受到接见前，应该步行穿过整
个总理府。“从入口到会见厅，这漫长的道路
会让外交官体会到德意志帝国的强盛和伟
大”。当希特勒最初审查大楼的设计时，曾狂
喜地这样表示。事实上，总理府是专门设计来
让像萨姆纳·韦尔斯这样的人刮目相看的。

韦尔斯的车先驶入宏伟的青铜大门，进
入迎宾场，这是一个长方形庭院，四周高墙围
绕，并屹立着圆形立柱。身穿黑色制服的纳粹
党卫军礼宾官上前迎接，礼兵们队列整齐，步
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韦尔斯走上台阶，进入
总理府，两旁是一模一样的威武青铜裸体像，
象征着“党”和“军队”，头顶是坐在十字标记
上的老鹰石像浮雕。与此同时，纳粹党卫军礼
兵立正，用纳粹手势向他敬礼。

在大厅，韦尔斯注意到“一群穿制服的仆
役”，他们身穿“浅蓝色绸缎制服，头发显然是
扑了粉”。一个仆役引领韦尔斯及随从通过了
两层高大的门，经过了多重令人印象深刻的房
间，最后来到巨大的艺术长廊，长廊有 (*$英
尺（约 .%$米）长，是凡尔赛宫镜厅的两倍。希
特勒的建筑师艾伯特·斯皮尔是按照巴黎城外
的枫丹白露宫的舞厅设计这一艺术长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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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把他带到上海去

承德坐下喝茶，他端详店铺，看到店铺整
理得十分干净整洁，整个店铺窗明几净，十分
赏心悦目。承德心里很是喜欢，看来达成把这
家小店铺打理得不错，难怪一年可以有那么
好的赚头。
坐着没事，承德就与小伙计攀谈起来。小伙

计也是章家桥人，姓赵，叫赵默涵，今年 .*岁。赵
姓在章家桥是个小姓，几十年前才从徽
州移居到章家桥。赵姓是个书香之家，先
前一直在章家桥开设私塾为业，现在这
个赵默涵咋会到这里做小伙计？他有些
不明，于是问起赵默涵的身世。
赵默涵说，家父以前一直是私塾

先生，但是 )年前患伤寒过世了，因为
没有了生计来源，他只好辍学，经人介
绍，到顺昌来学生意了。
“侬一个学生仔，来这个小店做买

卖，不是屈才了？”承德关切问。“先生
您取笑了，我一介读书仔，哪里算得上
才，到这里已经承蒙老板厚爱了，咋会
屈才？”赵默涵不卑不亢，谦和道。
承德有些喜欢这个小伙计了。他

问小伙计看啥书，小伙计有些不好意思，说是
一些杂书。承德让小伙计把他刚才看的书让
他看看，承德一看到书的封面，心里“咯噔”了
一下，小伙计居然看的是《英话注本》。“侬会
‘英格里希’？”承德惊问。“诺、诺，不会不会，
我看着玩玩。”默涵有些惊慌失措，赶紧摆手
道。“学点‘英格里希’，好啊好啊，到时候可以
派用场，小后生，侬要坚持学下去，以后会有
用的。”承德鼓励他说。
他们又谈了一些其他的学问，一番叙谈，

承德益加觉得这个赵默涵不错，但凡四书五经
经史子集，他都能说上些道道，比起自己这个 '

年私塾，默涵的文史学问肯定在自己之上。
他们正说着话，达成回来了，他看到承德

在店里，感到很意外：“德哥，您咋来了，咋不
事先告诉我一声，我也有个准备啊。”“哎，都
是自家人，准备个啥啊，我只是到宁波走走，
随便过来看看，侬的店铺打理得不错啊！这样
我就放心了。”
“德哥？您就是上海的章老板？”听到老板

叫德哥，默涵大为震惊。承德微笑着点点头。
“实在不好意思啊德叔，刚才晚辈不知道是您

啊，真是失礼，失礼，请德叔涵谅。”承德笑笑，
对达成说：“侬这个伙计不错啊，待人接物很
有礼仪，不错不错！”这时候，承德心里已有主
意，他想通过达成再了解了解，如果确定是个
好苗子，他想把他带到上海，这样的后生找机
会给他历练历练，以后肯定大有出息，他现在
迫切需要有几个有才有德的帮手。

中午吃饭，承德向达成摊开了他的想法，
他问达成对默涵的看法，达成说：默
涵真是一个好后生啊，人勤快细心，
又懂礼数，而且在生意场上会动脑
筋，点子也多，是个做生意的料子。
侬讲我这一两年店里赚头那么好，
默涵可是立下大功的。默涵懂些外
国话，还做外国人生意，几次大生意
都是他直接与外国人洽谈的。
听到达成这么一说，承德决意

要把默涵带到上海去。但是他也有
些疑虑，生怕默涵不愿意去。达成
说，这咋可能，因为我经常向他说起
德哥您到上海创业的故事，他对您
非常敬佩，您让他跟着去上海，他高
兴还来不及呢，咋会不愿意去。

承德说那好那好，这次我就把他带到上
海去了。承德这一说，达成脸上露出愁容，说
您把他带到上海是好，可是我这里有些麻烦
了。真的我不是叹苦，现在默涵是我这家店的
顶梁柱，他这一走，我这里的生意就难做了。
承德说这有啥难的，侬少赚些有啥关系，

我说过了，侬只要把阿姆她们的生活用度赚
出来我就满意了，我不在乎侬能赚多少铜钿。
两人商量已定，承德亲自找默涵，说准备

把他带到上海，跟着自己做生意。
“真的？您带我去上海？”听说承德要带他

去上海，默涵一阵惊奇，清亮的眼睛惊喜地看
着承德。承德含笑点头：“喜欢么？跟我去上
海？”“喜欢！喜欢！”默涵一脸喜色。但是旋
即他长长的睫毛垂了下来：“德叔，我从没有
出过远门，让我跟您到上海学做生意，我怕做
不好。”“哎，这有啥关系，只要肯学，有啥做不
好的。侬看，当初我到上海，也不是啥都不会，
现在不是都会啦。”承德看着默涵白白净净的
脸，鼓励道。“那，以后要德叔多多指教了。”默
涵由衷说。他们说定，过了清明，默涵就跟着
承德去上海。


